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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点”、“拐点”与“火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莫纪宏  
 

  近期参加一个理论研讨会，听了某公的发言，竟然四次使用了“拐点”一词，虽然在此前两

年中偶尔能听到有人使用“拐点”一词，但像这样高频率地使用还是不多见的。 
  本人在语言使用上向来不是一个保守派，对于那些确实找不到适当词语来表达某个特定含义

的事项，不妨在事先界定好内涵和外延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使用一个新词。但是，如果在传统的

语言中已经有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某个需要表达的对象的含义，那么，最好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规

则办事比较稳妥。 
  其实，按本人理解，某公发言中使用的“拐点”一词，大多可以用“转折点”来加以表述。

也许某公认为“转折点”一词是一个“大词”，而且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所以选择“拐点”这

个比较时髦的词语来降低一下“转折点”一词的分量，增加一点“学术含量”。不过，在特定的

语境下，在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使用一些带有主观性的词语，让他人接受起来总是感到有些别扭。 
  记得 10年前在参加起草“语言文字法”的过程中，本人曾根据语言文字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使用语言文字的自由”，并且将此条立法建议写进了个人起草的立

法建议案中，提交给了有关立法部门作为参考。在后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中，并没有采纳本人在专家建议稿中所提出的方案，而是在第 4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有
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对照实际的法律规定，不难发现，本人提出的“使用语

言文字的自由”相对于“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的规定来说，对于语言文字的使

用者具有更广泛的授权作用。 
  事实上，对公民在语言文字使用上设定权利和义务时，如果要规范语言文字，那么，应当从

设立义务的角度来建立语言使用规范，也就是说，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义务”

而不是“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现在语言文字法用“权利”来规范“通用语

言文字”的使用，其实赋予了语言文字使用者在使用“通用语言文字”时相当大的自由。正因为

如此，“通用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转折点”一词来说，本来是具有比较约定俗成的含义，但是，由于其在使用过程中并没

有内在的“强制力”，所以，像“拐点”一类的“旁门左道”就可以轻易地代替或者是排挤“转

折点”的使用地位。当然，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看，“转折点”并没有获得独尊的法律地位，“拐

点”也有生存的空间。如果从语言文字自身的规律来看，确实在原来许多使用“转折点”的地方，

如果换成“拐点”，其产生的文意可能更加适中和准确。但千篇一律地为了赶时髦而彻底抛弃“转

折点”曾经传达的文意也是不可取的。 
  比起“拐点”一词剑走偏锋的事例来说，最近一段时间最不能令人理解的就是“火星文”的

出现。我对“火星文”没有什么研究，只是在网络上看了几篇实文，心里不免对人类未来语言文

字的前途产生几分担忧。老实说，“火星文”在语言学上并没有太多的价值，但其流传的广度又

不能使人小看它的影响力和实用性。说到底，“火星文”是一种懒人的“文字”，带有很强的个性。

有点像小学生写作文时，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一个圈，或者是画上一个特定符号，反正让读的人

能够明白就行了。 
  依照“火星文”的创制逻辑，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火星文”的发明者，而且可以充分地展示

个性。但是，如果任由“火星文”在网络上无限度地发展，早晚有一天会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如

果那种情形真的发生了，那么，用以传载文明的传统语言文字必然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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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从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历史曾经存在过的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

在大量地消失，据说现在真正使用满语作为交际语言的只剩下边远山区的三位满族老人。想想当

年满族语言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不禁让人唏嘘。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最新资料，现在世界上大约有 6万种语言，然而，每隔一个月就
会有一种语言消失。而真正在联合国作为工作语言使用的只有英语、汉语、西班牙语、法语、俄

语和阿拉伯语六种语言。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只有越来越少的语言文字具有生存

的竞争力。 
  人类社会的语言文字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会不会只剩下几种语言，抑或是只剩下一种语

言？而剩下的语言会不会像“火星文”那样彻底抛弃传统和文明呢？ 
  今天我们对这些问题作出预测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而从规范语言文字使用的角度来看，要在

“拐点”与“转折点”之间分辨优劣，或者是将“火星文”打入“违法”的冷宫恐怕也并不明智。

但是，无论是法学家，还是语言学家，对此现象都应尽早准备，切不可等闲视之或者是漠不关心。 


